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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传统与唐代《竹枝词》 

曾羽霞
1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唐代《竹枝词》用“长于抒情”的楚语、声韵奇诡的楚声以及原始灵动的歌舞形式来表现悲怨的风

格主题和风俗画面,使它成为唐代诗歌中独具魅力的一种新诗体。它秉承了《九歌》以来的民歌传统,从形式上到内

容上都与《九歌》有着密切的联系。刘禹锡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将优美的意境,精炼含蓄的词语融汇于摇曳生姿的

民间竹枝歌谣之中,创造出“新《九歌》”,为唐代诗坛添上颇具地域风情的一笔。 

【关键词】：《九歌》 唐代 《竹枝词》 楚声楚语 悲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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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荆楚歌谣最有代表性的是竹枝歌或竹枝曲。唐人对于“竹枝”十分喜爱。唐代冯贽《云仙杂记·竹枝曲》载:“张旭

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1]除听唱竹枝曲外,文人们还积极地仿效竹枝体进行创作。在刘禹锡之前,杜甫曾作《夔州

歌十绝句》,顾况也曾作《竹枝曲》一首,白居易也有《竹枝词四首》。刘禹锡《竹枝词》之后,以竹枝为题,仿《竹枝词》之作也

不少,如李涉、蒋吉等。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文学史上这样一个事实:民间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

料。”[2]唐代文人《竹枝词》就是以楚民歌“竹枝”为“养料”进行的创作,民歌的独特形式和地域特色使得文人《竹枝词》在

唐代诗歌中独树一帜,别具风韵。 

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序言中说:“……屈原居沅湘之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

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3]刘禹锡自信地认为,他所改订的《竹枝词》是为

“变风”,和风骚之义一样能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竹枝词》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得到认同和流传,唐以后仍余响不绝。如

北宋诗人黄庭坚评价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
[4]
 

当代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在其《白帝城竹枝词碑园序》中也盛赞了刘禹锡的《竹枝词》:“巴渝竹枝词,诗之国风,辞之九歌

也。”[5]刘禹锡改订竹枝词,一方面得益三峡地域风土人情的熏陶,民歌文化的深厚影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屈原《九歌》的感

召,“昔仲尼删诗而存国风,屈原作辞而定九歌。故知圣人重俚言而辞祖珍乡音也。夫三峡形胜自古而然,歌辞流丽亦随惊波自顾,

刘以为世所重,梦得并创为联章,雅俗悉称。遂使歌词腾踊,万世相沿。……”[6]只有对荆楚地域文化深入了解,倾尽诗人的真情来

写尽荆楚之地的山川风貌、民俗民风,传达那种盼君思郎、柔水情怀,如此,他的竹枝词才能“雅俗悉称”,流传至今。 

且不论刘禹锡《竹枝词》能否和《九歌》对古代文学所作的贡献相提并论,就他看出《竹枝词》与《九歌》同源,深得竹枝

歌谣的精髓,并积极推动竹枝歌谣的发展,使其走上高雅殿堂的举动,就足以让人们记住他,后人提及“竹枝”时必定绕不开刘禹

锡这个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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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于抒情的楚语与奇诡婉丽的楚声 

《九歌》是《楚辞》中最具民歌意味的诗篇。王逸《楚辞章句》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

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讽谏。”[7]它充分显示了《楚辞》“书楚语,

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唐代楚语的分布较为不均。除了江汉平原中部为典型的楚语方言外,东部往往夹杂“吴语”,西部则为“巴语”。但吴地、

巴地都有楚语,如唐代储光羲《安宜园林献高使君》:“楚言满邻里”[8],张说《荆州亭入朝》:“旃裘吴地尽,髫荐楚言多。”[9]

都说明吴越一带楚语的流行。 

《竹枝词》是由巴人民间歌舞中蜕化出来的,因此诗中保留了许多三峡地区及其他荆楚之地的口语、俚语,且极少用典,读起

来琅琅上口,雅俗共赏。 

1、楚语长于抒情 

首先是巴语的使用,巴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它与楚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战国时期巴地属楚,因此巴语也可称为广义的

楚语。 

巴语中含有蛮语的成分,元稹在峡江曾有“入衙官吏声如鸟,下峡舟船腹似鱼”
[10]
句,说明巴语的难懂。宋代欧阳修在峡江也

说:“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11]峡江一带处在江汉平原的西部边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这里的方言兼带楚语

与巴语的特征,如孟浩然在《行出东山望汉川》中言:“异县非吾土,连山尽绿篁……猿声乱楚峡,人语带巴乡。”[12]就说明了荆

楚西部地区的语言主要还是楚语,而杂巴音。 

竹枝最初使用巴语,如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中就保留了极少的巴语词汇:“箇里愁人肠自断”这句诗中,“箇里”一词,本

是三峡地区的俚语,乡土气息浓厚。不用“这个”,而用“箇里”,读起来丝毫不觉得拗口,反而增添了整首诗的民歌风味。还有

许多口语化的词汇,如“长刀短笠去烧畲”、“住在成都万里桥”,“桥东桥西好杨柳”,“山桃红花满上头”等等,都似民歌之

语,平实而不乏活泼,清新隽永,易于流传。 

刘禹锡《竹枝词二首》之二中有“巴人能唱本乡歌”句,《洞庭秋月行》中有“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13]的描

写,都说明竹枝最初是以巴人的唱词为基础的,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也有巴童唱竹枝的描写。 

随着竹枝在荆楚之地的流传愈来愈广,许多地区的竹枝都使用楚语,刘禹锡在改订竹枝词时,曾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

乐”[14],又将自己所作《竹枝词》视为“变风”,可知他并不是按照地道的巴语来创作,因为巴语晦涩难懂,不可能在以楚语为主

的荆楚大地和吴越之地广为传唱。据现存的文人所作竹枝诗歌看来,《竹枝词》或《竹枝歌》在江汉、沅湘一带都极为流行,如

张籍的《江南行》:“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
[15]
《旧唐书·刘禹锡传》也说:“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

[16]
,

而这一带都是楚语分布区,如赵冬曦《灉湖作》提到岳州的方言即是楚言:“道旁耆老步跹跹,楚言兹事不知年。”[17] 

晚唐时期,“竹枝”逐渐由巴楚流传到吴地。杜牧有诗:“楚管能吹柳花怨,吴姬争唱竹枝歌。”[18],这里的“柳花怨”代指

吴曲,“竹枝”指代楚歌,两者相对,说明“竹枝”已经成为荆楚的文化符号。 

因楚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没有长期在楚地生活,被楚语浸染的经历,北方文人初到楚地往往听不懂或试图用其他语言将

竹枝改造,但却失去了独有的韵味。如刘禹锡在夔州,闻竹枝仍觉“伧伫不可分”,可知楚语的模糊性特点。宋代苏辙经过忠州,

受到民间传唱的竹枝歌启发,依声填写了九章联唱的《竹枝歌》,其一云: 



 

 3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楚言啁哳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风露。”[19] 

就说明连忠州之地也盛行楚声楚语。苏辙感叹楚言“啁哳”,但不可否认楚语比本身比北方方言更适合嗟叹慨怨的特点。如

第二首的“齐唱竹枝如有嗟”这种“如有嗟”的奇怪语调正是荆楚民歌的一种特色,《九歌》中《湘夫人》《河伯》等,就是音韵

悠长,颇具顿挫之美的楚音楚语,特别是《国殇》中的每一句几乎都是嗟叹。 

苏辙《竹枝词》其四、其五就是他试图改造楚语的混沌不清、内容的单一而作。所表现内容与前面二首有明显不同。 

宋之后,以荆楚及周边地区的《竹枝歌》、《竹枝词》都是楚语演唱。一直到清代,还有“醉里不妨学楚语,竹枝歌好和渔郎”[20]

的诗句。 

荆楚的语言是抒情的语言,荆楚的诗歌是尚情的诗歌。竹枝使用楚语,就具有了楚语长于抒情的典型风格。李白曾说:“楚歌

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21],就说明楚语的这种长于抒情的特点。文人创作的《竹枝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间竹枝的哀

怨特色,如白居易提到通州司马元稹的竹枝词“怪来调苦缘词苦”(《竹枝词二首》其二),刘禹锡改定的《竹枝词》,据他自己唱

来,也“令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 

2、楚声奇诡婉丽 

楚语长于抒情,楚声那奇诡的声韵和曲调同样也利于嗟叹伤惋,使人不自觉沉浸在哀怨的氛围之中,久久不得自拔。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指出:“楚声——即楚国之歌——从汉初到武帝时甚为流行,且因影响及于汉乐府——即乐歌——的诗

形,所以当时的乐府,有不少为楚辞形者。”[22]唐代宫廷乐部大量采用外来乐曲,自汉代以来盛行的楚声运用随之缩减,只在宫廷

雅乐中,如在琴曲中的使用:“唯琴工犹传楚声、汉旧声及清平调”[23]。卢照邻《明月引》、《怀仙引》,韩愈《扬幽操》、《残形操》,

李白《幽涧泉》等琴歌,就是采用楚辞的歌辞方式。刘希夷《白头吟》也是楚声演唱。尽管如此,祖孝孙所作“大唐雅乐”仍是

据“杂用吴楚之音”的梁陈旧乐酎酌考定而成[24],可知唐代楚声不衰。 

民间楚声更是流行。荆楚、吴越、汉中等地都能闻楚声。如竹枝的歌唱腔调,早在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言中就说明:“聆

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25]就说明了竹枝依楚声的特点,即既有北方

音乐那般的中正,也有吴歌的柔艳,但又不及北方的刚健,吴曲的柔靡,在跌宕的曲调中,用婉转悠长的旋律,将情感激越地表现出

来。 

根据唐代民间音乐特征的分布,江汉地区的楚声具有南北音乐在荆楚一代融合的特征,即具有“中介性”,可以称为“中

音”。巴、蜀、南楚一带,音感偏窄,往往采用小声韵的序进、曲折跳进旋法,使旋律从平和舒缓到跳荡,激越,特别是在收尾处特

异处理,最具楚乐风味。 

这种特异处理,指楚声在结束时,调式和旋律与全曲基调构成相反相成的关系,追求强烈反差的新变化和刺激性,使得曲调呈

现动态美感。这种美感与《楚辞·九歌》中常见的“奇诡”、“瑰丽”、“惊采”等审美追求是相通的,且含有浓厚的原始的、

神秘的非理性色彩。 

刘禹锡《插田歌》生动描写出了楚人插秧唱田歌的动人情景:“农妇白紵裙,农夫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26]

说明竹枝的声腔、调式与郢中地区的田歌类似。而郢中地区民歌一般以南北特征兼具的“中音”为主,因而竹枝也具有此特点。

刘禹锡的《竹枝词》就是在这样的楚声基调上进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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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州三峡地区是竹枝产生的主要地域,在这里处处能闻楚声,白帝城头、瀼溪桥上,昭君坊里或永安宫外,都有楚声不绝的回

响。 

宋以后,在荆楚和汉中之地的民间,楚声仍保持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 

如宋代苏轼在《竹枝词》序中说:“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恒,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者之所见,有足怨者欤?”[27]也说明了竹

枝因楚声演唱而具有的“悲怨”特点。 

无怪乎有学者认为:“荆楚地区的方言口语、传统音调和音乐逻辑思维,孕育了先秦的楚辞楚声,造就了唐宋时期的《竹枝

词》、踏歌曲,也造就了紧承传统、形态多样的竹枝体民歌。”
[28]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的。 

二、原始的器乐、踏舞和对歌形式 

文人《竹枝词》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刘禹锡改订后的竹枝词之所以流传广泛,就在于他以诗人之笔还原民歌本位,使用常见

的第一人称手法,配乐歌舞,诗歌具有音律美。 

1、乐舞形式:九歌击鼓、“应律”而舞与竹枝击鼓、踏地为节而舞 

《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提到沅湘一带有崇巫信鬼的民间风俗,祭祀时需

要奏乐歌舞来娱乐鬼神。《九歌》就是屈原在民间祭祀歌舞的基础之上加工润色而成,是一套歌辞、音乐和舞蹈合一的作品。而

刘禹锡有意模仿《九歌》,对《竹枝》歌谣进行改订,显然说明它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与《九歌》相似。 

刘禹锡在《阳山庙观赛神》中就说明了《竹枝》也与荆楚崇巫信鬼的传统有关:“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

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枝还。”[29]可知“竹枝”最初也是娱神的歌舞曲。 

《楚辞·九歌》描绘楚人祭祀时,钟鼓齐鸣,“竿”、“瑟”交奏,巫觋着“蛟服”,“缓节”、“应律”而舞。唐代《竹枝》

民歌歌唱的特点,一般均依刘禹锡的记载,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30]也是

击鼓、赴节而歌,联袂而舞。” 

从《九歌》的歌舞形式来看,已经具有了后来民间习俗赛神歌舞表演的雏形,特别是唐代的赛神歌舞,人们踏竹枝,那种原始

的歌舞形式(以踏地为节、手臂相连的圈舞形式)和情感的宣泄方式(自然而不矫作,即兴而歌,醉而弥欢)都反映了楚地娱神巫俗

的遗留。 

宋代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九引旧注云:“《竹枝词》,巴渝之遗音,惟峡人善唱。”[31]三峡地区人民善歌,山水

培育了他们的好嗓音,他们以顿地为节拍,唱出巫峡的神秘幽怨、峡江的曲折温婉,他们联袂而舞,舞尽三峡的人文风情。 

2、歌唱方式:九歌中的巫觋唱和、伴唱与竹枝中的男女对歌、和声 

《九歌》中歌唱时有吾、余、君、女(汝)、佳人、公子等,都是歌舞曲中的称谓,以第一人称居多。因主唱表演的是巫,而巫

分男女,男为巫,女为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因此,《九歌》的结构往往是以男女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如《湘夫人》中既有

“公子”对“帝子”的仰慕,又有湘夫人对“公子”的思恋之意,珠联璧合,多情浪漫。 

竹枝词中也往往以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抒情,如“水流无限似侬愁”中的“侬”,就是典型的第一人称口语。“凭寄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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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书一纸”也是以第一人称口吻自叙,隐隐透出女子的怨怼之情。这里的其他称谓则有“巴人”“南人”“北客”、“个里愁

人”等,以第三人称来表现曲折的心境。除了少数被改订后只涉及民俗风物的竹枝诗词外,唐代竹枝还是以男女对歌为主。如“杨

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32]
 

《九歌》主唱分扮神的、接神的、助祭的三类,祭祀的其他人员伴唱。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

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竹枝最初演唱时也有和声,唱者按前四后三句式分两段,

中间需要停顿处,插入衬字“竹枝”,句尾插入衬字“女儿”,和声伴唱。这里的“竹枝”、“女儿”如同《九歌》中的“兮”字

的用法。《九歌·山鬼》全篇都是典型的前四后三句式,可以说,竹枝的歌舞结构就脱胎于《九歌》。巫瑞书先生曾比较楚辞与《竹

枝词》,指出二者之关系:“在形式上,竹枝歌也是骚体民歌的衍化。骚体诗歌不少七字句,前四字与后三字之间略有停顿,用

‘兮’(啊)等语助词来表现。竹枝歌句式十分酷似,讴歌起来也是如此。”
[33]
唐代皇甫松的七言二句体的《竹枝词》,就保留了

和声。刘禹锡改订的竹枝词虽然没有注明和声,但演唱时也有领唱与伴唱,依然是前四后三句式,仍具顿挫之美。 

三、悲怨的主题风格 

竹枝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歌,其风格特点如白居易《听芦管》中所说:“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34] 

刘禹锡概括古《竹枝》的内容和风格特色则说:“《竹枝》无限情”(《纥那曲》),“含思宛转”(《竹枝词九首》序),宋代

苏轼在《竹枝歌》自序中也说竹枝歌“幽怨侧但,若有所深悲者”,黄庭坚也曾发出“塞上柳枝且莫歌,夔州竹枝奈愁何”[35]的感

慨,都可知“竹枝”悲怨的特点。 

这种悲怨主题的集中表现,与楚辞以来的“怨骚”传统一脉相承,也体现了荆楚歌谣尚情的传统。 

《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少司命》、《国殇》诸篇,无一不带有肃杀悲凉之意,哀怨凄婉之气。如《湘君》、

《湘夫人》中的那种会合无缘,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哀婉就格外动人心魄。 

《少司命》中“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的幽怨不甘,《山鬼》中“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的独自伤悲以

及《国殇》中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的凛然悲壮都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鬼世界,给我们无穷想象

和心灵上的震撼。 

唐代竹枝词的作者主要是贬谪到荆楚蛮荒之地的文人,他们在精神上与屈原产生共鸣,因为“发奋以抒情”,将满腔愁情、悲

情、怨情寄寓创作之中。因而,他们的竹枝诗歌,无一不具有悲怨特色,或抒发怀才不遇、遇人不淑、遭际坎坷的不幸,或感叹人

心冷暖、世道变迁的悲凉,或寄托怀乡思归的愁绪,或表达相思企盼的怨苦,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顾况创作的《竹枝曲》“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36]就比较直接地传达竹

枝催人断肠的凄凉和悲意,在萧瑟的秋景中,用舜与二妃的典故抒发羁旅之愁。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天晴露白钟

漏迟,泪痕满面看竹枝。”[37]也自然流露出浓郁的思乡之情。 

而白居易的《竹枝词四首》中的其一、其三两首,偏写冷景,用幽冷的意象来宣泄个人的愁怨之情,其二中则直接点出了竹枝

的凄苦哀怨之曲调引发的愁情:“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38] 

李涉的《竹枝词》:“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蒙江上子规啼。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春风忆建溪。”[39]也抒发了乡情之切,营造

孤独凄清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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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在巴山楚水生活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其《竹枝词》中更是愁思悲绪随处可见:“愁”、“恨”、“恼”、“悲”等字

眼明白地表现了乡情之愁、相思之恨、失意之悲,不管是明喻、暗喻、对比、暗示还是夸张,诗歌中流露的悲怨之意很流露无遗。 

听《竹枝》而引发思乡之情,乡愁无限,如“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竹枝词九首》其一);少女一腔柔情空付,

不免愁绪万千,如“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其二);人生道路坎坷,如山峡之地的险山恶水,大起大落,不免内心苦闷,

恼恨无常,则有“恼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其六)“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其七)“个里愁人肠自断,

由来不是此声悲。”(其八)等句。 

白居易在其《忆梦得》诗自注中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40]就指出刘禹锡《竹枝词》具有的哀怨特色。 

《九歌》在感情的抒发上,采用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即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明晰的、直露的、表层性的,语言明快;

而描写虚境和想象中的画面时,则多用象征手法,寓情于景,将感情含蓄、蕴藉、深沉的一面表现出来。 

明线结构主要来源于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如《湘夫人》中后半段写到建筑美室、装饰洞房、迎接宾客等,就采用实写,

属于表层型的,这时,情感是直抒胸臆的宣泄,酣畅淋漓。而诗歌中开头主人公企盼佳人的情景和幻觉中佳人出现与之共同游赏的

情景,则是虚虚实实,充满扑朔迷离的神秘意味,如开篇对秋风、秋叶、秋水等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

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渲染了主人公的愁绪,使人如亲眼所见,在萧瑟的秋风落叶中,洞庭湖畔那一抹望眼欲穿的身影。 

刘禹锡的《竹枝词》中也采取了这种双线明暗的抒情结构。既有对楚地人民生活的真实描绘,如对楚民到江边汲水、戴着短

笠在山上烧草木灰等风俗画面的实写;也有虚写,如《竹枝词二首》中对那个江上唱歌的情郎的描写就是虚虚实实,“东边日出西

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用谐音双关来委婉含蓄表达了情感,还留下一个主人公与对方对歌应答传情的想象画面,令人回味。 

《竹枝词九首》还选取了具有主观色彩的景物进行刻画,融情于景,真挚动人。那瞿塘峡口万波皆不可摧的滟滪堆、咆哮澎

湃的湍急江水、烟雨迷漫的巫峡在诗人的笔下,都成为了沾染愁思的人性化山水,特别是那一声声凄切的猿啼,烘托出作者内心极

致的苦闷和悲哀。 

总的来说,唐代《竹枝词》用“长于抒情”的楚声、声韵奇诡的楚语,以及原始灵动的歌舞形式来表现悲怨的风格主题和风

俗画面,使得它成为唐代诗歌中独具魅力的一种新诗体。它秉承了《九歌》以来的民歌传统,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与《九歌》有

着密切的联系。唐代文人特别是刘禹锡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将优美的意境,精炼含蓄的词语融汇于明白晓畅、摇曳生姿的民间

竹枝歌谣之中,创造出“新《九歌》”,瑰丽而不矫作,浅进而不流俗,为唐代诗坛添上颇具地域风情的一笔,充分展示了文人与民

间文学相结合的创作发展方向和可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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